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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
憶
裏
有
這
麼
一
幅
盅
面
：

俞
大
網
先
生
坐
在
搖
椅
上
，
神
情
澮
灑
又
恬
逸
，
他
的
手
上
總
有
一
根

燃
着
的
香
姻
。
談
話
時
，
他
往
往
抽
煙
不
停
，
一
串
又
一
串
發
人
深
省
的
話
語
就
在
姻
霧
中
吐
露
。

四
月
二
日
，
－
個
星
期
六
的
下
午
，
天
氣
険
沉
。
我
叩
動
俞
先
生
家
的
門
羆
。
像
過
去
五
年
中
任
何

一
次
的
拜
訪
一
樣
，
裔
先
生
夫
婦
總
是
愉
悅
迎
人
。

记
得
有
一
囘
，
俞
先
生
對
我
說
，
他
們
夫
婦
的
二
女
一
子
都
遠
在
國
外
，
已
經
十
幾
年
了
，

屋
內
經

常
只
有
孩
子
們
的
彩
色
照
片
，

年
輕
朋
友
的
「
打
擾
」
，
驅
除
了
生
活
中
的
寂
然
。

「

這
些
『
打
援
』
，
如
同
我
生
命
的
『
維
他
命
』
。
」
聽
得
出
來
，
裔
先
生
的
話
是
那
麼
的
眞
誠
。

那
天
，
坐
在
{
郎
先
生
佈
佃
得
極
爲
典
雅
的書
房
裏
4
迷
沒
有
開
始
談
話
，
d壁
先
生
就
在
奮
架
上
找
煙

。
我
說
：

「
您
的
煙
瘧
好
大
，

難
怪
薰
得
嗓
子
都
啞
了
。
」
他
笑
說

：
「
那
不
一
定
，
恐
怕
是
我
的
年
紀

大
了
，

大
概
就
要
說
不
出
話
來
了

。
」

記
憶
裏
有
- - 
幅
畫

邱
秀
文

議
我
們
不
必
在
一
片
迷
霧
中
暗
自
摸
索
徒
勞
無
功
，
或
是
白
白
多
走
一
遭
寃
枉
路
才
囘
過
頭
來
。

哲
人
已
萎
，
但
是
他
的
精
胂
已
深
植
我
們
心
中
，
譴
我
們
不
要
坐
在
路
旁
放
婆
大
哭
，
縯
我
們
手
挑

手
邁
向
前
方
，
繼
續
走
完
我
們
應
走
的
路
。



. 23 . 
' 

聽
到
他
於
五
月
二
日
上
午
突
然
去
世
的
消
息
，
打
開
記
載
和
他
談
話
的
筆
記
本
，
使
我
忍
不
住
想
到

這
一
段
情
景
，
他
再
也
不
會
和
我
們
面
對
面
的
說
話
，
我
也
再
聞
不
到
那
熟
悉
的
煙
味
了
。
沒
有
想到
這

一
次
的
談
話
竟
成
爲
最
後
的
一
次
。
下
面
是
這
次
訪
談
的
一
些
片
斷
。

「
今
天
，
我
們
只
是
隨
便
聊
聊
°
」
{
郎
先
生
總
說
，
不
要
談
他
的
「
個
人
」
他
是
那
麼
的
謙
虛
，
覺

得
自
己
不
值
得
談
。
因
此
每
逢
打
電
話
給
他
時
，
他
就
說
，
「
有
什
麼
問
題
？
我
們
談
問
題
。
」

「
最
近
，
很
多
朋
友
和
我
談
鄉
土
。
」
祿
先
生
說
，

l這
是
一
個
令
他
感
興
趣
的
題
目
，
他
認
爲
，
鄉

土
有
其
淵
塬
和
背
景
，
從
人
類
的
生
活
中
出
發
，
從
生
活
中
形
成
。

「
鄉
土
的
背
後
，
蘊
藏
的
是
深
遠
的
文
化
歷
史
。
」
俞
先
生
說
，
既
然
如
此
，
鄉
土
絕
不
是
某
一
個

時
代
，
某
一
個
地
區
的
一
種
文
化
，
一
種
生
活
的
表
現
，
它
是
整
體
的
，
不
可
分
割
的
，
要
談
鄉
土
，
就

必
須
先
有
這
一
點
基
本
的
認
識
。

支
持
郷
土
成
爲
一
股
力
暈
的
是
千
萬
年
的
文

化
歷
史
，
所
以
我
們
要
從
傳
統
中
找
尋
它
的
根
预
。

「
我
對
中
國
的
建
築
一
向
注
意
。
」
俞
先
生
說
着
拿
起
一
隻
筆
盡
着
，
他
說
，
過
去
中
國
人
住
的
房

子
以
「
方
」
爲
結
構
，
一
進
門
，
先
是
「
堂
」
，
「
堂
」
後
有
「
正
堂
」
，
兩
旁
有

「
廂
房
」
，
房
子
不

移
時
，
就
再
向
後
延
伸
，
完
全
是
平
面
發
展
，
上
至
天
子
，
下
至
平
民
，
全
都
相

同
。

爲
什
麼
有
這
麼
一
種
結
構
？
「
因
爲
中
國
人
過
去
的
觀
念
，
認
爲
地
是
『
方
』
的
。
」

「
淮
南
子
裏
對
宇
宙
有
『
天
圓
地
方
』
之
說
，
何
以
地
是
方
的
？
古
周
髀
家
解
釋
爲
象
棋
盤
。
我
以

爲
中
國
因
以
農
立
鬬
，
農
業
國
家
一
定
要
靠
土
壤
生
活
，
所
以
有
親
地
、

尊
天
的
情
感
，
田
是
方
的
。
田

在
說
文
講
象
形
阡
陌
，
井
田
制
也
是
方
型
，
也
只
有
方
型
田
才
不
致
浪
費
地
方
，
便
於
灌
慨
，
人
民
所
接

觸
的
都
是
田
畝
，
進
而
形
成
這
些
觀
念
，
所
以
有
天
圓
地
方
的
說
法
，
因
而
影
響
許
多
東
西
，
比
如
字
也

是
方
型
，
可
說
方
型
是
中
國
人
所
喜
歡
的
。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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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中
國
方
位
的
廳
堂
建
造
型
式
亦
然
。
中
國
古
老
住
屋
建
築
有
堂
屋、廂
房
，
還
有
一
個
小
的
拱
閣

。
堂
裏
有
方
形
桌
，
上
面
供
祖
先
神
位
或
砷
像

，

兩
旁
排
有
坐
椅
，
都
暗
示
着
尊
卑
長
幼
的
象
徵
意
義

。

」

「
中
國
房
子
的
方
向
是
朝
南
，
何
以
如
此
？
中
國
在
方
向
上
重
左
，

五
行
哲
舉
裏
將
東
南
西
北
配
成

春
夏
秋
冬
，
春
配
於
東
卽
左
而
，
夏
在
南
，
春
夏
表
示
生
機
發
動
，
有
南
風
吹
拂
，
田
畝
成
熟
，
東
南
在

中
國
一
向
認
爲
最
好
的
，
所
以
房
子
朝
南
，
要
有
陽
先
。
這
也
與
中
國
文
化
由
北
往
南
開
拓
有
關
。
」

俞
先
生
的
這
個
例
子
是
說
，
研
究
鄉
土
，
總
要
將
它
的
淵
源
弄
荊
楚
。
思
古
的
幽
情
，
已
成
爲
這
一

代
人
的
特
色
，

他
認
爲
這
是
一
種
好
現
象
。
然
而
，
懷
思
絕
不
是
盲
目
或
只
求
形
式
。
「
談
到
房
子
，

我

不
以
為
僅
僅
保
存
而
已
，

或
是
將
它
修
築
的
漂
漂
亮
亮
，

它
的
美
觀
是
一
囘
事
，
最
要
緊
的
是
了
解
它
的

文
化
背
景
和
內
涵
。
」

「
鄉
土
，
迤
不
只
是
作
家

們
竭
求
創
作
的
靈
感
，
或
是
一
般
人
浮
光
掠
影
的
觀
光
。
它
是
一
種
眞
箕

的
東
西
，
眞
正
的
紮
在
我
們
的
文
化
根
中
。
」

截
先
生
含
萃
g
而
似
有
所
感
的
說
，
鄉
土
不
是
掛
在
嘴
逸
的
一
個
時
瑞
的
名
詞
，
我
們
要
研
究
它，
深

入
它
，

他
希
望
年
輕
人
要
有
這
種
明
確
的
設
念
，
才
能
將
鄉
土
注
入
我
們
旳
血
液
之
中
。

很
多
人
談
鄉
土
，
總
有
一
般
濃
厚
的
懷
苞
倩
緒
，
美
化
過
去
的
一
切
，
惋
嘆
它
的
流
逝
，
以
及
現
今

的
缺
乏
創
造
。
俞
先
生
認
爲

，

這
倒
也
不
必
。

「
它
要
走
，
隨
着
潮
流
走
，

我
們
攔
也
攔
不
住
。
熹
溝
現
在
漸
漸
走
向
現
代
化
，
過
去
的
許
多
東
西

，

自
然
逐
漸
消
失
。
我
們
不
只
是
嘆
息

，

還
要
努
力
追
求
對
它
在
糯
紳
上
的
認
識
，
使
不
致
被
外
來
的
文

化
沖
擊
淹
沒
。
」

在
這
麼
一
個
大
的
激
盪
蛻
變
的
時
代
；
非
得
要
有
應
變
的
本
領
。
「
無
論
我
們
遭
遇
的
波
湍
是
如

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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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泅
湧
，
只
要
能
移
抓
住
文
化
傳
統
的
核
心
，
以
此
爲
立
足
點
再
出
發
，
也
就
沒
有
什
麼
值
得
害
怕
。
」

俞
先
生
總
是
堅
定
執
着
。

打
開
另
一
包
煙
，
俞
先
生
又
聊
到
他
個
人
的

這
一
生
。
「
我
總
記
得
自
己
年
輕
時
的
想
法
：

『
以
出

世
之
心
，
行
入
世
之
事
』
」
。

俞
先
生
說
，
這
是
他
對
自
己
的
一
個
敎
條
。
在
他
的
生
活
裏
，
凡
是
能
力
所
及
，
他
就
要
儘
力
去
做

。
每
一
件
事
做
了
之
後
，
必
然
有
它
的
結
果
，
至
於
結
果
是
好
是
壞
，
那
是
另
一
囘
事
。
「
至
少
，
我
對

自
己
沒
有
遺
憾
。
我
活
得
心
安
理
得
。
」

與
俞
先
生
談
戱
劇
，
談
藝
術
，
眞
是

一
樁
快
樂
事
，
因
爲
他
懂
得
既
多
又
深
，
使
人
忘
了
他
原
來
讀

的
是
歷
史
。

可
能
學
歷
史
的
人
，
對
事
物
的
看
法
都
比
較
透
澈
：
「
也
許
。
詔
了
許
多
歷
史
演變
的
事
賀
，
使
我

相
信
因
果
律
。
一
件
事
必
有
其
前
因
，
才
有
後
果
。
有
些
因
素
，
不
是
人
爲
可
以
控
制
，
不
必
強
求
，
順

其
自
然
。
」

僉
先
生
待
人
處
辜
，
總
主
張
不
要
太
計
較
得
失
，
太
在
乎
表
面
的
形
式
。
但
他
並
不
是
對
事
物
的
反

應
痲
木
，
只
是
使
自
己
的
心
胸
更
爲
豁
逹
，
將
眼
光
投
向
更
粿
遠
之
處
。

東
方
哲
學
中
，
「
出
世
」
意
味
一
種
逃
避
。
d郾
先
生
說
，
他
從
不
逃
避
什
麼
，
而
這
份
懊
有
的
「
出

世
」
之
心
，
使
他
更
能
面
對
生
活
中
的
不
如
意
，
有
如
一
層
心
網
，
過
濾
了
煩
憂
，
留
下
美
好
。

{
郎
先
生
今
年
七
十
歲
了
，
可
是
他
不
鍍
人
知
道
他
的
年
齡
，
「
老」
似
乎
已
被
他
那
樂
覬
的
心
性
所

化
解
了
。
「
活
着
，
最
重
要
的
是
要
有
信
心
。
」
他
常
以
此
勉
勵
年
輕
的
朋
友
們
。
有
時
，
我
自
己
遇
到

寫
作
上
的
困
難
，
夜
裏
給
{
陘R
生
打
電
話
，
他
在
電
話
的
那
二
躅
總
熱
切
的
｀
慷
慨
的
紿
予
鼓
勵，
洹
逑
說

明
一
些
經
驗
和
方
法
。
大
約
在
兩
星
期
前
，
我
正
在
寫
俞
先
生
的
大
哥l|

祿
大
維
先
生
的
訪
問
稿
，
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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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瞭
解
的
不
多
，
覺
得
材
料
不
啓
。
於
是
我
試
着
給
俞
先
生
打
電
話
，
在
電
話
中
，
他
忘
了
自
己
的
睡
眠

，
又
有
耐
心
的
說
着
。
不
僅
對
自
己
的
親
人
，
對
其
他
任
何
他
熟
知
的
人
和
事
，
他
都
願
意
限
助
。
末
了

，
還
不
忘
說
幾
句
輕
盤
的
話
，
電
話
總
是
在
笑
聲
中
收
線
。

這
使
我
想
到
，
蘊
藏
在
他
那
七
十
歲
的
年
齡
裏
，
是
一
穎
不
泯
的
童
心
。
他
又
像
一
個
正
在
成
長
中

的
孩
童
，
對
許
多
事
物
仍
然
好
奇
，
興
趣
盎
然
。

俞
先
生
研
究
戲
劇
、
舞
蹈
、
－
音
樂
、
藝
術
，
他
幾
乎
從
不
放
過
在
臺
北
擧
行
的
藝
術
表
演
。
用
功
的

他
，
平
時
在
書
房
裏
，
勤
於誼
書
，
寫
筆
記
。
觀
賀
時
，
他
凝
砷
欣
賞
，
還
不
忘
盡
和
記
。

「
十
多
年
前
，
我
覺
得
自
己
停
這
一
類
的
研
究
工
作
，
提
起
筆
來
，
如
果
能
隨
時

鹽
那
些
表
演
者
的

舞
姿
、
服
裝
，
對
我
的
研
究
資
料
，
可
能
有
些
幫
助
。
」

淼
先
生
請
一
位
老
師
敎
他
素
描
，
他
專
心
的
學
，
學
會
了
，
自
己
就
隨
興
的
盡
幾
筆
。
他
有
一
大
壼

的
筆
記
本
，
除
了
文
字
，
旁
逯
配
以
插
圖
，
大
部
分
是
平
劇
中
的
角
色
。
另
一
塗
卡
片
則
不
限
戱
劇
人

物
。

「
我
看
電
視
的
棒
球
賽
，
看
到
球
員
們
滑
稽
的
動
作
和
表
情
，
甚
爲
有
趣
，
也
成
爲
我
筆
下
的
模
特

兒
。
」
他
呵
呵
的
笑
磬
裏
，
一
片
自
如
。

一
次
r
他
觀
賞
「
雲
門
舞
集
」
的
表
演
，
囘
家
之
後
，
班
下
林
慨
民
的
舞
姿
，
貼
在
書
房
裏
。
他
說

：
「
我
是
憑
興
致
盡
，
看
到
年
輕
人
的
傑
出
，
我
就
想
捕
捉
那
股
活
力
。
」
他
又
說
：

「
我
也
喜
歡
和
年

輕
人
談
話
，
別
人
是
溫
故
而
知
新
，
我
可
是
知
新
而
溫
故
。

」

不
斷
的
前
進
，
熱
心
的
參
與
：
芋
蕨
先
生
給
人
最
深
刻
的
印
象
。
在
敎
育
部
採
訪
時
，
常
會
遇
見
蔽

先
生
，
他
總
是
應
邀
來
開
會
，
研
討
如
何
振
興
國
劇
。
他
常
搖
頭
說
：
「
這
件
事
，
談
何
容
易
？
」
然
而

，
一
次
又

一
次
的
開
會
，
他
還
是
不
灰
心
的
大
磬
疾
呼
，
提
供
己
見
，
有
什
麼
他
能
力
所
及
的
，
決
不
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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辭
。
主
管
國
劇
的
敎
育
部
祉
會
敎
育
司
的
一
位
官
員
對
我
說
：
「
談
國
劇
的
振
興
，
只
要
找
到
截
先
生
，

我
們
就
放
心
了
。
」

囘
想
這
五
年
多
與
盒
先
生
的
接
觸
，

覺
得
他
的
一
生
，

有
如
一
名
長
跑
選
手
，

爲
追
求
一
個
長
遠
的

理
想
，
是
那
麼
的
熱
情
、
認
眞
、
專
心
。

俞
大
綱
敖
掞
談
乎
劇
筆
錄
施
叔
靑

五
月
二
日
，
渝
老
師
去
世
的
當
天
夜
晚
，
我
因
深
夜
還
無
法
入
眠
，
只
好
到
書
房
翻
閱

l

些
蘆
文
稿
，
看
看
是
否
有
老
師
沒
發
表
過
的
遺
稿
。
果
眞
有
二
篇
訪
問
稿
被
我
翻
來
了
。
這
是

大
約
四
年
前
，
「
幼
獅
文
藝
」
有
意
出
個
中
國
戱
劇
專
輯
，
找
我
去
訪
問
老
師
談
千
劇
。
後
來

這
個
專
輯
始
終
沒
弄
出
來
，
這
篇
文
章
也
就
被
壓
了
下
來
，
一
直
沒
發
表
。

燈
下
重
讀
這
篇
蓋
稿
，
眞
是
百
感
交
集
°
囘
想
老
師
生
前
爲
了
持
續
千
劇
逞
一
劇
種
，
雖

然
蜃
次
受
到
挫
折
，
然
而
他
還
是
集
合
了
同
好
者
，
幾
年
來
，
一
直
不
懈
地
做
涪
創
作
劇
本
，

以
及
對
平
劇
整
觀
與
分
析
的
工
作
，
爲
持
續
干
f
I
l
這
一
劇
種
而
努
力
。

老
師
走
了
，
我
對
這
篇
薩
稿
重
繕
，
大
膽
地
拿
出
來
發
表
。

老
師
如
果
知
道
了
，
對
自
己

的
東
西
極
端
慎
重
的
他
，
一
定
不
準
我
就
這
麼
冒
然
發
表
，

他
一
定
要
好
好
看
過
，
再
做
補
充

的
。




